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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㠥一個傳統「這樣」消失掉

問：您認為自己是位老派記者，那麼您怎樣看待「老派價值」與當

下新聞業價值間的關係？

王：我的感觸是我這個世代的新聞記者，因為受到比我前面世代的老
記者影響，我們通常心裡面會有一些理念。這些理念可能是胡適
之辦獨立評論的理念，也可能是《文匯報》早年那些老一輩記者
的理念，那些理念在我們的血肉裡面，在我們採訪、寫作的過程
裡面。
我常感觸，年輕世代的記者們似乎不太重視這些東西，而更讓我
感觸的，不只是記者不重視這些了，而是報館的負責人，可能包
括總編輯、報老闆，他們心目中唯一檢驗新聞好壞的標準就是市
場，而不是記者在一條新聞上有沒有發揮到媒體應該有的基本角
色功能。另一方面，讀者也根據市場，讀者認為這個報紙的銷路
最廣，所以我就去買這份報紙，而不是因為這份報紙有獨特的風
格、理念和堅持的價值而去買。所以一連串的惡性循環，讓「老
派價值」一天天、一年年消失掉。

「老派價值」不只是華文媒體要堅持，實際上古今中外皆然，
但這種價值如今在華文媒體中似乎已經不是最重要的東西了。譬
如我們開會聊天、檢討新聞時，談的是讀者喜不喜歡看這些東
西、市場能不能接受這些東西、今天用這個題目做封面好不好賣
等等，而不是像過去那樣，討論這個新聞有沒有影響力？這個新
聞能不能改變一些東西？我再用英文來講，過去「老派價值」的
媒體關注news you need to know（你應該、必須要知道的新聞有哪
些，我把它登出來），現在則往往變成關注news you like to know

（你喜歡甚麼新聞，我就提供給你），或是news you want to know
（你希望知道甚麼新聞，那我就提供給你，像訂製衣服一樣）。我
想這個是不對的，因為媒體本來是負責替讀者收集資訊、解讀資
訊，本來就是希望告訴讀者我幫你收集了多少。譬如今天有一千
則新聞，媒體報了50則、收集了50則，再選其中10則幫讀者深入
解讀，這才是媒體的責任，可現在則是讀者和市場需要甚麼就給
甚麼，所以「老派價值」喪失掉了。

問：那麼您會失望嗎？

王：當然。我自己做了三十多年記者，我看到一個傳統消失掉當然會
失望，這個失望還不是別人沒有走這條路的失望，而是媒體這一
個行業是不是很可能長此下去，就變成一個可有可無的媒介，因
為媒體曾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它本來存在的目的也是扮
演那些角色。新聞學告訴我們的「守望」、「告知」，雖然這是八
股，但如果媒體連這些基本功能都沒有了，那要它幹嘛？可能媒
體就變得還不如所謂的social media——社群媒體起碼本身足夠快
速、讓有同好的人集中在同個領域快速交換信息。這樣一來，報
紙和電視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所以我的失望是兩種失望，其中
最嚴重的失望，是對這個產業的角色功能的失望。

問：看到這樣的現狀，會否想要試㠥改變？

王：當然我的心還沒有死，雖然我已經做了三十多年記者，並且一步
一步做到了總編輯、社長，但心還沒死——雖然可能不像年輕時
有那麼大的衝勁，沒有那麼大的熱情，但還是常常在想。其實這
半年來，台北很多朋友之間大家也在談，看看有沒有可能在台灣
現有的媒體當中，提供一個更有獨立性格的媒體。它不是完全排
斥市場、不是完全否定讀者，但起碼應該是一個價值先行的媒
體。
它要堅持的是，我們之所以創辦這個媒體，我們的價值是甚麼？
為的是甚麼？所以我也還在和一些朋友談。台灣很多朋友跟我一
樣還是不死心，因為台灣媒體真的很爛，台灣的媒體專業的淪落
速度快得讓你訝異。所以眼看㠥我剛才擔心的事情就會發生，媒
體變成可有可無，那不是一個進步的社會，或者我們退一步講，
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有的結果。所以我還是沒死心，也還是
有很多跟我一樣的人沒死心。我可以研判，台灣半年一年之後，
絕對會出現有新形態、有獨立性格的獨立媒體。而它不是我們一
般所講的公民記者而已，因為公民記者是個體戶，這個媒體它應
該是一個比較不受制於財團、市場、讀者的一個所謂有獨立性格
的媒體。因為亂象太亂，每個人都心有所憂，我想這是個遲早的
趨勢。

新聞寫作對個人寫作的影響

問：您覺得在您的個人寫作方面，新聞寫作的習慣是否也會滲透到其

他方面？

王：當然會有影響。譬如海明威的文體為甚麼那麼乾淨？海明威的文
章都是短句，他很少用which and that這樣的轉接語，為甚麼？因
為他當過記者。這個絕對不是巧合，做過新聞記者再去從事文學
工作的人，他的文章一定非常乾淨，文章一定可讀性很高。海明
威如此，《冷血》的作者卡波特如此，馬克．吐溫也如此，馬
克．吐溫不但當過記者，家裡還是開報館的。許多文章寫得乾淨
漂亮的作者，大多是記者出身，我自己也是如此。
我是文藝少年出身，年輕時寫現代詩、寫散文，那個對我當記者
有幫助，因為可能寫文章對我不是那麼困難，但是記者的訓練，
把我那個文藝少年的習慣改了很多。文藝少年喜歡寫一些不存在
的、文學的東西，但新聞要寫存在的東西、要寫得很具象，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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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壯印象
年過六十的王健壯，有㠥大多數台灣名家身上那

份儒雅和溫厚。言辭間，理路清晰從容。身為資深

傳媒人，他的文氣中，或許又比「文人」多了份縱

深感。見證過幾十年的媒體發展，有過澎湃激情，

更有淡靜反省。他自稱為老派記者，相信老派價

值，但不難發現，他對媒體現狀的敏感度絲毫未有

減弱。

健談、敢言、評議、論理，王健壯多年來做的，

其實一直是這些事。媒體人與評論家所需要的客觀

與文辭精準，也是他的個人特質之一。這位台灣重

量級媒體前輩身上所擁有的不少品質，大概正是這

個時代愈來愈稀缺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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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以「走過荊棘，尋找繁花」為主

題，邀來台灣資深傳媒人、評論家王健壯來港，進行「台灣

式言談」。對於任何一個身在媒體之中的從業者而言，王健

壯所帶來的啟發都是切身的，關乎理想、信念與現實的。故

而今次我們特別使用對談的專訪方式，讓讀者跟隨這位在媒

體中闖蕩三十多年的名家，去理解新聞環境、新聞價值，以

及新聞媒體未來的道路可以怎樣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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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對我有幫助。
譬如前年我寫我父親的故事，好處是即使我自己覺得
很悲哀，但記者的訓練也可以讓我把感情收斂到某一
個程度。但是我也常常自己開玩笑，我大概已經沒有
辦法寫小說了，因為我不會寫對話，我不會去描景，
這是寫文學非常重要的條件──要會寫場景、細節、
對話，但記者習慣於寫得很直，所以那種文學性的筆
法愈來愈弱。

永遠要讓理想變成脊椎骨

問：在新聞理念慢慢喪失的環境下，怎樣看待新聞理想主

義的心境？

王：做新聞這一行和做其他行業不太一樣，如果想要賺
錢，那不要當記者，想要有影響力，也不要當記者，
想有權力、有知名度，都不要當記者，因為其他的行
業，可能都比記者更容易得到這些。記者這一行命定
不可能得到那麼多錢、權力、知名度，所以新入行的
年輕人要先了解這個。
了解這個之後就有一個東西不能改變——對這一行的
初衷。
當初，你的初衷是甚麼？初衷就是你的理想啊，當記
者的第一天一直到離開崗位的最後一天，它始終要變
成你最重要的脊椎骨。如果沒有了理想，就等於沒有
了脊椎骨，那一個生物、一隻動物怎麼存活下去？我
常常要求自己和同事、新聞記者寫文章時永遠要抱㠥
一個心情：「我寫現在這篇文章，要抱㠥寫第一篇文
章的心情去寫，因為寫第一篇時很興奮，但同時要抱
㠥這是我的最後一篇文章的心情——要非常慎重。」
所以如果一個記者寫每一篇文章時，都抱㠥興奮和慎
重的心情，坦白說他不會喪失理想主義的。即使我們
受限於客觀環境，無法做一個大記者、有影響力的記

者，但起碼我們不會犯錯，不會違背初衷。永遠要讓
理想變成我們的脊椎骨。

談香港的媒體環境

問：您怎樣看待香港和台灣媒體環境間的差異？

王：台灣媒體早年受制於威權統治、政治壓力，後來出現
了民營媒體，通常是以自由派的角色出現，像《中國
時報》、《聯合報》等等，所以慢慢形成「黨外媒
體」，按西方的詞語來講有點像地下媒體，是反抗
的，反叛的。
但是香港的媒體，一開始在港英政府之下，就沒有一
個政治壓力，所以香港媒體很早就是英國媒體的翻版
——「小報文化」。所以香港才會有這些「小報」和
雜誌。此刻香港的所有媒體，比較接近台灣《中國時
報》、《聯合報》的媒體，大概只有極少數，譬如

《信報》這樣的報章。兩地的媒體環境先天就不同，
不過香港媒體當然慢慢也要面臨這樣的問題：怎樣維
持專業媒體的價值和性格。

發揮剩餘價值

王健壯說：「我此刻在大學教書，但同時也在媒體上寫
專欄。但是將來如果還是有可能去辦一個有獨立性格的媒
體，能把自己三十多年的經歷用得上的話，我也不會排斥
的，所以很難講將來我的角色是怎樣。」對他而言，教書
是把三十多年老記者的經驗，做剩餘價值的利用，把這

「剩餘價值」讓年輕一輩傳承下去。但這個東西對他來
講，顯然又不是最想要的。

王健壯內心清楚：「我始終有一個夢，台灣要出現一份
像英國《衛報》這樣的媒體。那是我的夢幻媒體，那是我
的夢。」或許那夢會有實踐的一天，不過眼下來看，這位
清醒的傳媒人亦知，仍然很難。


